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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事按照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已经剩下了最后、最关键的一项了。眼看喜期临近，两个姐姐

却不得已离开了，母亲怕苏蕙伤心，特意请来村子里的姑娘陪伴苏蕙。大喜的日子到了，苏蕙早早打扮停当，静静地等候着窦滔的到来。到

这时候，她才想起自己只见过窦滔两回，两人说过的话加起来还不到两句。一时间她由喜转忧，不由得胡思乱想起来。

——《璇玑图》

连理枝

不一会儿，双方交战，邓羌是先锋，
王猛准备命他出战，可邓羌躺着不起
来。王猛一看没办法，就答应委任他为
司隶校尉，邓羌高兴得一跃而起，然后
与张蚝、徐成等披挂束甲，跃马横枪，直
扑敌阵。这一战燕军大败，损失五万多
人。燕军一听起邓羌、张蚝“万人王”的
威名就浑身发抖。王猛率部乘胜追击，
又歼灭敌军十万余人，只有燕国元帅慕
容评单人匹马逃回邺城。

苏蕙听完，赞叹道：“邓羌贪图私利，
临战求封，无法无天。王大人一向执法如
山，居然饶恕了他。可见王大人行事并不
拘泥呆板，而是处处以国事为重，在大军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果斤斤计较，走
错半步就会全盘皆输。王大人通情达理，
随机应变，实在是高明呀！”

“可惜，公公日夜操劳竟然病倒
了。”长姐叹了口气说道。

母亲也担忧地说：“王大人是我们
的福星呀！求佛祖保佑这样的好人健康
长寿。我们明天就去庙里为他祈福！”

“驮商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他们都
说在王大人的主政下，秦境安定清平，
兵强国富，垂及升平。长安至诸州，夹路
皆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者
取给于途，工商贾贩于道。老百姓都会
唱：长安大街，洋槐葱茏；下驰华车，上
栖鸾凤；英才云集，诲我百姓。王大人是
国之栋梁，佛祖一定要多多保佑他！”苏
蕙说着忍不住合十了双手。

眼看婚期将近，苏蕙的嫁妆也准备
周全了，姐姐们却愁眉苦脸地向母亲辞
别，原来边关战事吃紧，她们必须赶回
去，母女几个说着忍不住抹起了眼泪。

送走了大姐和二姐，家中一下子冷
清了许多。一天，苏蕙和禾苗去漆水河
边浣纱，突然发现芦苇丛中有人。禾苗
看见来人像是窦滔，笑嘻嘻地喊了一声

“姑爷”。窦滔不好出面，远远说了一声：
“姑娘安好，我这就去也！”苏蕙羞得满
脸通红，赶紧收拾东西回家。

婚事按照纳采、问名、纳吉、纳徵、
请期、亲迎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已经剩下了最后、最关键的一项了。眼
看喜期临近，两个姐姐却不得已离开
了，母亲怕苏蕙伤心，特意请来村子里
的姑娘陪伴苏蕙。大喜的日子到了，苏
蕙早早打扮停当，静静地等候着窦滔的
到来。到这时候，她才想起自己只见过
窦滔两回，两人说过的话加起来还不到
两句。一时间她由喜转忧，不由得胡思
乱想起来。

鸡叫头遍，外面的礼炮响起，苏蕙
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见到朝思暮想的意
中人了，心儿不由得“扑通扑通”地乱
跳。禾苗端来夫人亲手做的离娘面，吃
了这碗面，苏蕙明白自己将要离开这个
家，告别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嫁到新
的家庭里，变成大人，与母亲一样生儿
育女，操持家务，孝敬公婆，终日忙碌。

苏蕙含着眼泪吃完这碗饱含着母
亲一片苦心的面条，门外鼓乐齐鸣。禾
苗给她盖好盖头，苏蕙什么也看不见，
忐忑不安地坐在屋里。不一会儿，一双
有力的大手将她扶起，轻松地背到了背
上。这背好温暖厚实，隔着光滑的丝绸，
苏蕙嗅到了一种青年男子特有的味道。
窦滔一口气把苏蕙从厅堂背到了大门
口，安放在大花轿内。

“蕙儿呀！”听到母亲的呼唤，苏蕙
连忙从轿内探出头来，母女二人抱头大
哭。这一哭，旁边看热闹的、送嫁的也都
眼睛一酸，跟着哭了起来。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女孩子出嫁
等于二次投胎，婆家人好了就一好百
好，万一遇上了待人苛刻的公婆，刁钻
难缠的小姑子，挑拨是非的妯娌，风流
成性的郎君，阳奉阴违的下人，再高贵
的小姐也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吞。村里
人看惯了新嫁娘的种种境遇，都希望窦
滔能善待苏蕙。因为苏蕙可不是一般的
女孩子，她是织女星下凡，是远近闻名
的女状元，是村里人人喜欢的好姑娘。

哭嫁，也叫离娘泪。如果姑娘出嫁
时，母女不流泪，说明母女感情不深。姐
姐出嫁时，母亲伤心难过。今天轮到自
己了，她一想起从此以后难得见母亲一
面，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务都要母亲一人
操持，而自己将要面对一个陌生的家庭
……苏蕙越想越难过，越哭越伤心。陪
嫁丫鬟禾苗也哭得珠泪涟涟。

周礼有赶天明把新人娶回家的讲
究。众人一边哭，一边劝说，苏段氏怕耽
搁了吉时，好不容易止住了泪，又亲手
给女儿补好了妆，再叮嘱了禾苗几句，
这才含泪向女儿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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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桑不便一味反驳，只在心里嘀咕，没再
吱声。

钟秋果记起格桑没参加见面会当晚的
宴席，便向他讲了讲妹妹丢失的经过，然后
问：“在你扎沱本喀，有没有人收留过这样一
个女子？”

胡仁济说：“特派员找妹妹找了12年，你
好好想想，有没有？”

格桑说：“那时我才7岁，后来也没听说
过。”

钟秋果有些失望，又想起扎西旺吉曾说他
父亲顿珠也是那年出事的，便问他是怎么回
事。格桑很平静，说记不得了。

格桑当时年岁虽小，但他知道父亲被害的
来龙去脉。

12年前，在打箭炉跑马会上，雅卓头人丹
增想收买上届魁首扎沱头人顿珠，要他故意脱
靶出让射箭冠军，遭到拒绝，当晚便派罗追去
行刺。罗追到顿珠常住的丁家锅庄踩点，不见
踪影，又到道孚商家常住的安家锅庄打听，才
知他夺冠后直接打马回扎坝了。

丹增决心雪恨，秋收结束就捎信给顿珠，
说“你必须给我交纳一千头牛，划给一百袋种
子的上等耕地和十处向阳草场”，并附钢针一
根，表示若不照办，雅卓将发起进攻，其势如
钢针般锐不可当。顿珠看后，将钢针折断，再
装上一粒子弹，一起封好送还，即命管家吹响
海螺集结人马。各村寨每户一人，自带糌粑、
酥油、烧茶的铜锅，骑马扛枪到垭口煨桑祭祀
山神和战神。愤怒的村民在河畔、山头、大路
口游弋，人喊马嘶，战云密布。丹增见顿珠做
好准备，却按兵不动，待对方闹闹嚷嚷折腾了
七天七夜，偃旗息鼓，才吩咐罗追：“你去走一
趟，把顿珠的这颗子弹还给他吧！”深夜，蒙面
人翻墙进入扎沱官寨，开枪射中熟睡的顿珠，
一枪毙命。幼子格桑被枪声惊醒，凶手已消失
得无影无踪。顿珠留下孤儿寡母，扎沱部落的
势力一落千丈。

丹增、泽仁旺姆对顿珠家属倍加关照，支
持土妇行使本布权力，大凡小事帮出主意，在
头人会议上经常为她伸张正义，令格桑的母亲
大为感动，同泽仁旺姆认了姊妹。格桑17岁
时，泽仁旺姆把15岁的远亲侄女曲珍许配给
他。雅卓是扎坝最大部落，与扎沱土地山林连
成一片，两家成了亲戚，加之有木汝老丈人撑
腰，夹拖俄喜纳支持，卓泥格绒珠杰的攀附，各
底头人多吉又不管事，丹增的势力更大了。

去年，格桑年满 18，丹增扶持他承袭土
百户职位，扎坝各头人及扎沱部落民众，都来
送礼庆贺。扎沱官寨摆宴席、跳锅庄、耍坝子、
说唱格萨尔，热闹了三天三夜。格桑和几个贵
族子弟亲友相互敬酒，木汝头人的小儿子喝
醉了，告诉他顿珠是丹增派罗追杀的。格桑听
了目瞪口呆，失手把酒碗摔到地上。他回过
神，捡起镶银酒碗，斟满酒，见人一大碗，喝得
烂醉如泥。次日醒来，去扎沱寺请喇嘛为亡灵
诵念超度的经文，点了百盏长明灯。从此，沉
默寡言，不与人交往，不打牌，不交呷伊，无事
就上山打猎。

钟秋果见格桑讳避父亲的事，不便再问。
退出洛古沟，便兵分两路：胡仁济赵元福

马龙格桑等，继续往北去俄叠，另一路往南，贡
布陪钟秋果王中回雅卓。分手时，钟秋果再次
嘱咐胡仁济要厘清事实，妥善调解木汝和扎坝
的矛盾，不要生出事端影响推行保甲制。

胡仁济说：“木汝娃最无理性，畏威而不怀
德，我有办法对付！”

19.审理木汝抢劫案
胡县长等抵达俄叠官寨，已是炊烟薄暮

时，头人及村长们都已到齐。
“先吃饭，吃完开会。”胡仁济吩咐主人。

“狗呢，你把藏獒关起来了？”
“跑了，”扎西旺吉哭丧着脸，压低嗓子说，

“我老婆把狗也带走了。”
胡仁济心里浮现出桑姆妩媚的脸蛋，把仁

清明措恨得咬牙，说道：“放心吧，警察局捉住
仁清明措这个混蛋，我一定将他绳之以法！”

单戈热登问：“钟特派员怎么没来？”
胡仁济白了他一眼，没搭理。
单戈不识趣，又追问了一遍：“特派员他？”

“怎么，不相信我？”胡仁济黑着脸，很大爷
地乜斜了他一眼。“这点小事还劳烦他！整个道
孚县不都是我走马巡视的地盘吗？”

吃完晚饭，胡仁济把与会者召集到经堂立
誓。俄叠官寨的经堂比起雅卓来就寒碜多了，

除了有一些简单的吉祥物彩绘，没有任何华丽
的雕刻装饰。

胡仁济用咏诵腔调说道：“国家的法律像
箭杆一样正直，政府的裁决如巨雷般有力。本
县长亲自审案，讯断结果，即为最终判决。现
在，把经书顶在头上发誓！”

扎西旺吉、格绒珠杰、格桑、单戈热登均头
顶经书，合十胸前，用汉话说道：“我等向佛法
僧三宝起誓，保证不说假话妄语，服从裁决，决
不反悔！”

念完誓约，一起到客厅开会。
胡仁济在主位上坐定，把各部落递交的状

子放在面前，绷着脸像个铁面包公。赵元福伏
在矮脚藏桌上作记录，马龙则扛着汉阳造步枪
站在门上警卫。

胡县长伸出手，示意大家坐下。木汝和扎
坝的头人在下方席地而坐，管家村长们则各自
坐在自己头人身后，双方都板着脸。

胡仁济端起茶碗噗噗吹了吹茶屑，嘬了一
口，拿腔拿调地说：“现在开始审理木汝娃抢劫
案。所有人发言，不准讲扎巴话木汝话，一律讲
官话！”

木汝和扎坝毗连，仅隔嘎山，但言殊俗异。
双方头人若讲各自的土话根本无法交流，所以
只能讲汉话，这也进一步确立了主持者胡县长
的官方地位。

格桑注意到胡仁济把钟秋果要求调解好
木汝和卓泥、俄叠、扎沱的纠葛，说成审理木汝
娃抢劫案，心中大喜，而扎西旺吉听到只准讲
官话，心里不免打鼓。单戈热登听说是审理抢
劫案，意识到尚未开场，已处下风。

胡仁济讲：“俗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木
汝和扎坝都是道孚的辖地，作为一县之长，我
一样疼惜。”他从三皈五戒讲到孝悌忠信礼仪
廉耻，说要去恶从善，去除贪欲邪念，要戒抢劫
戒掳掠，不恶口相向。学佛的人要像佛一样，心
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平等的，永远是真诚的，
永远是觉悟的，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
……虽是官腔套话，但不如此高谈宏论，不能
显现为官的水平，康人便会寻机反驳。若无答
辩之智，则更被轻视。所以每每对头人讲话或
是处理纠纷，必口吐莲花侃侃而谈。“现在，扎
西旺吉陈述事由，格绒珠杰和格桑准备，单戈
热登好生听着，他们说完，你再申诉！”

胡仁济几句话将木汝头人置于被告位置，
单戈热登顿时脑子一片空白。

扎西旺吉听见让他先发言，便坐起身，右
手贴在胸前弯腰向胡县长致礼，用汉话说：“扎
巴有一句格言：‘扎多木给，扎穆莫者。’意思
是，扎坝的石头烧不裂，扎巴人从不说假话。”
他咬字吐音特别费劲。“我刚才向佛祖发过誓，
要是说一句假话，喝了今晚的酥油茶，就看不
到明天的太阳了。”接着，自称身体不适，让管
家代为宣读起诉状，胡仁济点头同意。

管家从十年前木汝娃到寨子抢牛羊讲起，
一年年算到今年七月抢牛场，让人听了不得要
领。村长们还不时插话，补充一些无关紧要的
情节和数据。

俄叠众人讲完，格绒珠杰、格桑也申述各
自被抢劫的经过和损失，事无巨细，不厌其烦，
听得人打瞌睡。

康巴区打官司最难缠，讲理说事有所谓
“蛮话三背兜”之说，即指康巴人极能讲话，与
人争辩各说各理，必反复三四次，而且最爱用
比喻，话语滔滔没完没了，可一口气说上十天
八天。胡仁济深知他们的习性，不急不躁，耐着
性子听双方讲述，等到一方理屈词穷，或双方
累得气息奄奄，他再出面收拾。

胡仁济端起盖碗茶慢慢品啜，渐渐听出点
名堂来：三位头人的指控，都笼而统之把抢劫
者指为木汝娃，而不区分是木汝部落的人，还
是有木汝娃降措加入的“十三兄弟”，还是龙灯
坝头人降措扎西（两人都叫降措）的土匪，还是
瞻化盗贼。胡仁济也故意让他们含糊其辞，以
便把账全算在木汝头上。

单戈热登听见格桑的无端指控，如坐针
毡，忍不住单膝跪地立起身子反驳：“这事肯定
不是我木汝人干的！”

“啪！”胡仁济如敲惊堂木用力一拍桌子，
喝道：“等他把话说完！”

县长大人一声呵斥，给扎坝的头人和村长
们撑了腰。格桑立即跟着反击：“三句话还没说
完呢，就像割了大家的舌头？”

单戈坐回毡垫，神情沮丧，心想胡仁济歪
着嘴巴说话，这次裁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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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县城中间的桑披岭寺，已经
搬迁到城西的山坡上，远远就可以看
见阳光下耀眼的金顶，只是出家人越
来越少；我说新修的亚丁机场离县城
只有一百公里，最险要的马熊沟公路
也打了隧道，过去去省城需要三天，
如今只用三个小时了，只是会错过山
顶沿途的大美风光……

太吉老师凝神听着，眸子里映出
晚霞。

我说硕曲河开发梯级水电，投资
十几亿建起了拦河大坝，坝址就在
老杨当初选的地方，只是热卡寨和
那些青稞地、沙棘林都被淹没了，一
排排输电塔明晃晃矗立于山野，看
着让人堵心；我说拦河坝开工仪式
上，政府专门为老杨举行了默哀仪
式，只是在场的人大多已经不了解
老杨和他的故事了；我说老杨真是
个了不得的人，二十多年前就敢去
想十几个亿的事……

我一边说着，一边在喝茶的间隙
观察太吉老师的表情。

她并不像意料中那般情绪波动，
只平静地说：“我每天都在手机上看
乡城新闻。是啊，老杨的心愿变成了
现实，热卡寨却成了水底的故乡。有
时我想，除非我能成为一条鱼，否则
再也回不去老家了！”

我打趣道：“我可记着你说过以
后让我陪你回热卡寨。这么说来，我
也得变成鱼了？”

她笑了：“咱们这么有缘，今生同
为风中尘，来世共做水里鱼吧！”

我耳边响起一首歌——忍不住
化身一条固执的鱼，逆着洋流独自游
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
地沉没在深海里……这首歌叫《默》，
正应此时的景。

气氛不再凝重了。我趁机问出心
中盘桓已久的话：“太吉老师，这么多
年了，你真不想回去看看？”

她说：“怎么不想？去年，在老杨
祭日的头一天，我还真坐飞机回去
了一次。本想去看看你们，再到桑披
岭寺给故人供供灯，可刚到亚丁机
场，就高原反应晕倒了，被航空公司
紧急送回来。省医院的教授告诉我，
如果再去高原，就有生命危险。突然
之间，乡城，热卡寨，都成了我回不
去的故乡！”

她叹口气：“年轻的时候，我离开
热卡寨，离开学校，离开乡城，每次
都像在用撕裂成全自己。折腾大半
辈子，从没想过有一天回家会比离
家更难，连撕裂的机会也没有。”

我告诉她，这些年乡城也有很
多人在省城买房养老，因为两地海
拔悬殊太大，天冷出来的时候，得
在海拔适中的中途住上十天半月，
让身体逐步适应低海拔环境。天热
回乡，又把行程反过来经历一道。
他们活得就像一群候鸟，倒也乐在
其中。

我说：“老师，你也可以这样。”
她摇摇头，笑了：“再说吧！”
这回，她脸上的笑容久久没有敛

去，于渐浓的暮色中，如远处楼影里
稀落的灯光般迷蒙而亲切。我仿佛又
与她恋人般相依，并坐于高处眺望着
热卡寨，河谷里的蓝雾，草地上的微
风，天边的流云，林间的鸟鸣……一
浪浪奔涌而至，涌进夜幕中的都市，
涌上太吉老师的阳台，把此刻，把我
们，把来路与归途，把一切的苍茫与
悠远，尽数淹没。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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